叙述

教学要求

1了解叙述的基本特征

2掌握叙述在各种文体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通过写作训练，提高表达能力

教学过程：

一、
温故知新

1、
何谓叙述？

——文章基本表达方式的一种，要求把人物的经历、行为或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表达出来。

2、叙述的类别？

（1）
从文章的材料组织角度，可分为顺叙、倒叙、插叙

（2）
从文章的表达方式角度，可分为具体叙述和概括叙述（既通常所说的“详写”和“略写”）

3、叙述的人称

运用第一人称的特点：（1）用第一人称叙述，易使人感到真实、亲切、自然

（2）用第一人称叙述，可以由“我”穿针引线，把各种材料围绕中心组织串联起来，叙述易集中、紧凑  （举例鲁迅《祝福》）

运用第三人称的特点：（1）在叙述中不受“我”所处的时空限制，能从更多的方面叙述，因而能灵活表现内容复杂的事情和宽阔的生活场面。

（2）
第三人称，似乎置身局外，故所写内容相对较客观，评价也易显得客观，而且又并不影响作者表达个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举例夏衍的《包身工》）

4、叙述在不同文体中的应用

记叙文中的叙述——“写人叙事”

说明文中的叙述——“举例说明”

议论文中的叙述——“事实论据” 

（各举一例分别说明之）

5、如何运用好“叙述”？

——“明晓特征、确定线索、注意详略”

二、
课内实践

１课后思考练习一　（扩写即将概括叙述变为具体叙述，可适当加入想象成分，叙述要素应完备）

２课后思考练习二　（分别为：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实用文）

三、
美文赏析（另附）

《四幕剧》　　《水》

四、
课外操练

读材料，按要求作文

“网，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有有益的，有有害的～”

请以“网”为话题，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700字的作文。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分析］

这是一篇典型的开放型作文，材料一开头就以有形的网、无形的网，有益的网、有害的网打开了话题，以此展开联想，古今中外该有多少网？鱼网、交通网、河网、水网、电力网、球网、路网、通讯网、法网、情网、关系网～　其实，生活就是一张网，人生就是一场“网上冲浪”，没有人离得开这有形无形的网。18岁的中学生眼见过有形的网，体验过无形的网，如父母亲友的爱心网，老师同学的交际网，应试教育的分数网，作文训练的“八股“网，铺天盖地的广告网，信息时代的因特网～　关键是选准你积累最丰富、最有话可写的那张“网”；是叙是议，也得依所选定的对象及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

★补充资料

《红楼梦》的叙述艺术

夜看红楼>>>品味红楼

   小说是一种叙述艺术，作家根据时代社会生活用想象虚构手段创造出来的小说世界，只 有通过叙述才能呈现出来，才能存在。离开了叙述，也就没有作家创造的小说世界，也 就无所谓小说艺术了。

各民族小说的叙述艺术，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明清通俗小说的 直接源头是宋元说话艺术。“话本”就是宋元说话人说话的底本。什么是“说话”呢？ 这里“说”是动词，意思是讲解、叙述，“话”是名词，指叙述的内容，主要指故事。 说话，就是讲故事。“说话”形式的形成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但它无疑与当时城市经 济的繁荣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说话是当时城市市民用以娱乐自己的主要的艺术形式。当 时说话人直接在城市市民聚居的地区叫勾栏、瓦舍这样的娱乐场所演出。这种说话艺术 ，就它的叙述方式来说，说书人就是叙述人，说书人直接面对接受对象听众。说书人出 于招徕听众的营利目的，在叙述内容方面，力求贴近市民生活，适应市民的审美要求。 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情节的曲折，故事的生动，运用巧合、悬念等叙述技巧，以引起听众 的兴趣。说话人在讲到紧要处，常常嘎然而止，且听下回分解，使听众欲罢不能，如此 一回一回继续下去。

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明清小说继承了宋元说话的艺术传统，又超越了宋元话本艺术的 传统。就叙述艺术形式来说，明清小说的创作摆脱了说书人在勾栏瓦肆卖艺的直接营利 目的，从“听”的艺术变成“读”的艺术。个转变，对小说叙述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在叙述结构上，宋元话本的“说书人──叙述对象──听众”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首先，作者和叙述人开始分离；其次，叙述者也不象说话那样直接面对接受对象，作 者面对的是虚拟的、隐含的读者，到了作品实际被阅读，虚拟的隐含的读者才变为实在 的读者；最后，叙述内容在摆脱了“说”的束缚以后，日趋多样、丰富、复杂，开始从 以故事为中心走向以人物为中心。叙述的模式也变成：作者──叙述人──叙述对象─ ─虚拟的隐含的读者──读者。叙述模式的变化也有一个过程，《红楼梦》最终完成了 这一历史性变化的过程。 。本文只就作者曹 雪芹与叙述人的分离，石头叙述人形象的创造；《红楼梦》叙述的客观性，《红楼梦》 叙述中的概述和描绘；以及《红楼梦》的叙述视角等问题作一点探讨，就正于专家和读 者。 一

 在话本小说中，说书人就是叙述人。小说艺术世界是说书人直接叙述出来的。说书人也 是一个普通人，何以能上天入地，纵论古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呢？这是由于说书人 把自己假定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进入叙述的领域，只是由于说书这种直接面对听众 的形式，掩盖了作者说书人与叙述人的分别。在现象形态上说书人与叙述人是同一个人 ，这就使得这个小说叙述学上的秘密长期不为人知。当小说从“听”的艺术变成“读” 的艺术后，这个秘密就显露出来了，“读”的艺术为作者与叙述者最终分离提供了可能 性，《红楼梦》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也就是说作者可以虚拟一个叙述人进行叙 述了。

《红楼梦》正文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 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文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不惑。”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 ，单单剩了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因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 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一日，一僧一道来至峰下，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变成一块鲜明 莹洁的美玉，乘警幻仙子案前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等一干女子下世之际，夹带于中，到 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高贵乡去安身乐业，享受十数年。又 过了几世几劫，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看见一块大石上字 迹分明，编述历历，记载着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石头记》就是石头在红尘在贾府中亲身经历的记录。石头自称蠢物，是《石头记》的 作者和叙述者，曹雪芹根据空空道人从石头上抄录回来的故事“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反而成了一个编辑者。

当然，真正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虚构一块石头作为这个故事的叙述人，造成真正的 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所以，毫不奇怪，石头作为叙述者，在叙述自己在贾府亲身经历 的故事时，常常直接出面发表议论，比如第六回，在说到千里之外，芥豆之微，有一个 小小人家与贾府有些瓜葛的，设问这一家姓甚名谁，又与柴府有甚瓜葛？这时石头直接 向读者发表议论：

诸公若嫌琐碎粗鄙呢，则快掷下此书，另觅好书去醒目，若谓聊可破闷时，待蠢物逐细 言来。（甲戌本第六回）

又如第十七、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当写到元妃省亲，上 舆进园之时，园中香烟缭绕，花新缤纷，灯光相映，细乐声喧，说不尽太平气象，富贵 风流，此时石头大发感慨：

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人携来到 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 恐入了别书的俗套。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 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省了这工夫纸墨，且说正经的为是。（庚 辰本第382页）

当回叙到大观园中匾额均为贾宝玉所为，又设问：贾政世代诗书，来往诸客屏侍座陪者 ，悉皆才技之流，岂无一名手题撰，竟用小儿一戏之辞苟且塘塞？此时，石头直接向读 者交待原因，发表议论：

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大家方知。当日这贾妃未入空之时……　（庚辰本第383 页）

此处文长不录。从叙事艺术角度看，作者与叙述人的分离是叙事艺术发展的需要和进步 ，为叙事艺术的发展和各种叙事技巧的运用、开拓，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程本或者 出于疏忽，或者出于对这种变化缺乏敏感和了解，把已经分离的作者与叙述者又合在一 起了。

那时这个石头因娲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 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就名他为赤霞崖神瑛侍者。

石头就是神瑛侍者，下世为贾宝玉，石头在全书中也就失去了叙述人的资格了。

石头是曹雪芹创造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叙述人。有的论者提出，《红楼梦》的叙述者是曹 雪芹，而不是石头，因为石头在书中也是被描写的对象。“说石头是叙述人，而书中又 有‘通灵’这个客观描写的对象，岂不矛盾？”[1]在一般情况下，全知全能叙述者 是独立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不能同时是故事的参预者，不能是叙述的对象，但在《红 楼梦》中，因为叙述者是一个石头，是一个有了灵性的石头，作者就付予了某种灵活性 ，它所叙述的既然是它自己在红尘世界贾府的经历，在这个世界中它又扮演了“通灵” 这个角色，它在叙述贾府所见所闻的同时，偶尔把自身也作为叙述的对象，也是很自然 的，这不仅不能否定石头是个叙述者，而且也说明，《红楼梦》这样独创性的作品，是 不能用一般的小说理论限制它、认识它的。

还有论者认为，《红楼梦》是用全知视角叙述的，石头并非全知全能，因此，它不是叙 述人，叙述人应该是曹雪芹。根据就在第十五回。这一回作写铁槛寺秦钟与智能儿偷情 被贾宝玉发现后，宝玉声称等一回儿睡下再细细算帐。“这时，‘通灵’被风姐塞在自 己枕边。所以，‘通灵’说：‘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帐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 疑案，不敢纂刻。’如果‘通灵’是《红楼梦》的第三人称叙述人，对于它就绝不会存 在因‘未见真切’而写不出来的问题。这句看似叙述人自居的表白，恰恰说明它并不是 叙述人。‘通灵’的全知全能是假，真正的合知全能者只是作者曹雪芹。”[2]全知的叙 人只是艺术上的一种假定，我们说石头是叙述人，是一个全知的叙述人，并非要事事全 知，更非要事事都写出来。此点脂评针对石头“不敢篡创”发了一通议论，就很懂得其 中的道理，脂评说：“忽有作如此评断，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隐去， 则又有何妙文可写哉。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的大奇笔。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 《石头记》真亦觉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隐事，若借石之未见真切，淡隐去，越觉 得云烟渺茫之中无限上壑存焉。”[3]这是真正懂得曹雪芹艺术的解味之言。这里，我们 要强调指出的是：作者与叙述人分离以后，就存在着作者与叙述人的关系问题。并非作 者确定了叙述人，作者就无事可做了。和作品中其它人物一样，叙述人也是作者的艺术 创造。作者虚似叙述人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叙述人特有的叙述观点和视角来进行叙述 ，以达到某种思想和艺术上的目的。就《红楼梦》来说，曹雪芹并非像作品第一回所表 白的那样真是一个编篡者，脂观斋在针对此点有一条批语很耐人寻味，他说：“若云曹 雪芹披阅增删，然后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举狡猾之甚。”曹雪芹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正的作者，一切叙述都是作者曹雪芹在叙述，连叙述者石头也是作 者创造出来叙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曹雪芹才是一个真正的叙述者。曹雪芹“用事 狡猾”之处，也就在于他创造了叙述者石头并通过他来进行叙述贾府及其男男女女们故 事，也就是全书开头所说的：“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 ，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二

在叙事文学中，作家对想象虚拟的叙述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男性作者可以虚拟 女性的叙述人，女性作者也可以虚拟男性叙述人，成年作者可以虚拟儿童为叙述人，城 市作者可以虚拟乡下人作为叙述人，中国作者可以虚拟外国人作为叙述人，如此等等。 但作者与叙事人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确定，作者与叙事者对所叙事的对象的思想感情与审 美态度是一致的，还是相距甚远，还是正好相反，这就有可靠的作者叙述者与不可靠的 叙述者之分。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选择了石头作为叙述者，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 也就是与作者思想感情和审美态度一致的叙述者。第一回石头与空空道人有一段关于创 作思想的对话，石头的思想其实代表了曹雪芹的思想。

石头作为可靠的叙述者，与曹雪芹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曹雪芹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 己的思想感情与审美态度溶入石头的叙述之中，同时，石头作为一个独立的叙述者，在 贾府中，与贾府众多的人物不同，它并非贾府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石头更多地处于观察 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下，作者不宜越过叙述人石头直接评论人物与事件，他必须把自己 巧妙地隐藏在石头背后，通过石头把贾府发生的事件和人物真实地叙述出来，就如石头 所表示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　为供人之目而 反映其真传者。”也因此，《红楼梦》的叙述比与历史上同时代的小说相比具有更多的 客观性。

作品这种客观性特色，表现在叙述艺术方面，就是更加重视客观的观察和描绘。前面我 们已经指出，作家创造的小说世界只有通过叙述才能存在。叙述一般采取概述和描绘两 种手法：概述指叙述者把发生的事件和故事概括地叙述出来，具有间接性，读者听到的 是叙述者的声音；而描绘是叙述者直接描绘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把人和事如同戏剧那样 呈现出来，具有直接性，读者不必经过叙述人的中介，就能直观通过描绘呈现出来场景 ，就如同亲临其景一般。

《红楼梦》描写一个家庭兴衰的历史，活动着成百的人物，内内外外一天至少也有几十 件事，时间的跨度又很长。在这种情形下，叙述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无巨细不加选择 去详尽地描绘所有的事件和人物，因而概述是不可少的。比如刘姥姥的出场，叙述者对 她的介绍就采取很简洁的概述的手法：

方才所说的这小小之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过小小的京官，昔年与凤姐之祖 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 父与王夫人随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门连宗之族，余者皆不认识。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 个儿子，名唤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 其子，小名狗儿。狗儿亦生一子，小名板儿，嫡妻刘氏，又生一女，名唤青儿。一家四 口，仍以务农为业。因狗儿白日间又作些生计，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两人无人 看管，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这刘姥姥乃是个积年的老寡妇，膝下又无儿 女，只靠两亩薄田度日。今者女婿接来养活，岂不愿意，遂一心一计，帮趁着女儿女婿 过活起来。[4]

以上王狗儿一家的故事，包括他的家庭的历史以及与刘姥姥、与贾府的关系，如果用描 绘叙述手法，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但因其在小说中不占重要的地位，作者只用概述的 方法叙述出来，仅三百余字。即便如此，无论对读者，还是对作者作品来说，都已经足 够了。但在《红楼梦》中，最具特色的是描绘的叙述方法的运用，为了说明问题，我们 也举一例。第三十二回“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从贾政接见忠王府 来人开始，一路下去，用众多人物行动和语言组成的生动形象的场景一个接着一个，令 人目不暇接。这里，我们只能引一小段：

王夫人一进房来，贾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 小厮忙松了手走开，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 道：“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王夫人骂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 要自重。况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 在了，岂不事大！”贾政冷笑道：“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 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说着，便要绳索来 勒死。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将 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他死，岂 不是有意绝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敢含怨， 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说毕，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贾政听了此话，不觉长叹一 声，向椅上坐了，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 衣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不 觉失声大哭起来，“苦命的儿吓！”因哭出“苦命儿”来，忽又想起贾珠来，便叫着贾 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人出来，那 李宫裁王熙凤与迎春姐妹早已出来了。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别人还可，惟有宫裁禁 不住也放声哭了。贾政听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

在这一小段里，叙述者的声音减低到最小程度，整个场景都是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构成的 。读者在场景中可以直接看到贾政和贾宝玉父子激烈的冲突，可以直接看到贾政欲置贾 宝玉于死地，在王夫人灵魂里激起的震荡：要宝玉死，等于有意绝我。在封建制度下， 一个妇女，没有儿子，就没有他在家庭中的地位。王夫人因又自然想起早夭的大儿子来 ，就叫着贾珠的名字哭。这又无意触动了李宫裁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伤痛。在这里，不是 叙述者而是人物自己用语言和动作打开自己的灵魂，这是人物自己的声音。再深入一步 ，读者还可以看到人物戏剧性的语言和相互冲突的行动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封建家庭关 系，正是这种关系决定着人物在这特写情景下的语言和行动、思想和感情，在这种场合 ，即便没有一句叙述者的评说，读者还是能够充分感受到、体验到人物的语言、动作所 饱含的情感和蕴蓄的意义，因而具有一般概述达不到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总之，使叙述保持一个客观态度，是《红楼梦》叙述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红楼梦》 的概述具有很高的水平，但全书主要不是通过概述，而是通过人物具体行动和语言组成 的场景的描绘，使接受者直接观察到和体验到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过程。当然，描绘的 客观性不等于说作者根本不介入作品，作者已经退出作品了。当然不是这样。曹雪芹采 取的是介入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入到具体的形象和场景之 中，渗透到整个叙述过程和语调中去，作品对于荣华易逝和青春难再的沧桑感，以及半 是揭露，半是挽歌的情调，分明都是属于曹雪芹的。这样一种审美态度和叙述技巧，是 过去不曾有过的，是曹雪芹对中国小说叙述艺术的新创造和新贡献。 三

 现在我们来讨论《红楼梦》的叙述视角的问题。英国评论家卢泊克在《小说技巧》一书 中说：“小说写作技巧最复杂的问题，在于对叙事观点──即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 的运用上。”叙事观点，也就是叙述视角，也称叙事体态、叙事焦点。

《红楼梦》的叙述者是石头，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作者选择全知的叙事视角是与 它所叙述的对象相适应的。《红楼梦》描写的是一个封建家族的兴衰的历史，这个家族 的内外有非常复杂的社会联系，从皇公贵族到男仆丫环，上下不下数百人，可以说是当 时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就它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时间的夸度来说，都不可能是现 实中某一个实在的人所能感知了解和经历的。因此，就全书来说，难以采用参预叙述人 的限知视角。

描写大场面，描写众多人物之间的复杂复杂的关系，运用全知视角常常能显得得心应手 ，艺术上有许多方便之处，但《红楼梦》采用石头的全知视角，在审美上的新创造更突 出地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特别是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全知的视角运用，不仅可 以充分地描述人物的外在活动，而且由于叙述人能自由地出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入到 人物的内心活动，人物内心最隐蔽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都能被揭示出来。我们先来看 看第二十九回是怎样运用全知视角叙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心理活动的。

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 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林黛 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 林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隐瞒起来，只用假 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 保不有口角之争。即如此刻，宝玉的内心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 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 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想着 ：“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 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 ‘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 意着急，安心哄我。”……

《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相互猜疑，相互试探的篇幅比较多，但它都有一个前提，就 是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的想法。如果彼此都知道对方真实的想法，也就没有了真真 假假琐琐碎碎的赌气和口角了。既然林黛玉和贾宝玉彼此都不知道，叙述者何以知之， 作者就必须设定虚拟叙述者石头是一个全知的叙述人，也就是说只有运用全知的视角， 才能深入到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心理，从叙述艺术的角度看，作者对人物的无知和叙 述人的全知之间的巧妙处理，常常是《红楼梦》这一类心理描写的魅力所在。

有一些论者把全知的审美视角看成是一种古老的、美学价值低的一种叙述方式，是缺乏 根据的。在我国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叙述人称和视角的争论。郁达夫在《日记 文学》一文中说，大凡文学作品，多少带点自叙传色彩，若以第三人称写出，则时常有 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我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 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 消失了。鲁迅不同意郁达夫的看法，指出：这是把事实与真实混为一谈，“是要使读者 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 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创作，便自然没有挂碍了。”所以，“一 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鲁迅在这里把《红楼梦》与《林黛 玉日记》加以分析比较，以为《红楼梦》选择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并没有损害它的真 实性，而《林黛玉日记》用第一人称，参与叙述人的限知视角，却给人虚假的感觉，“ 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

但《红楼梦》叙事艺术成就还不仅仅表现在全知视角的成功运用，更重要的还在于曹雪 芹巧妙地在全知叙述人的全知视角中，溶入了参与叙述人的限知视角，对叙述方式进行 了创造性的艺术处理。

我们这里说的参与叙述人是指作品中事件的参与者，他是作品中一一个人物。这个人物 可以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可以次要人物。由于叙述者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他与全 知视角叙述人不同，他所叙述的只能是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以称为参与叙述 人的限知视角。《红楼梦》由于在全知视角中溶入了参与叙述人的限知视角，大大提高 了艺术的表现力。

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此时林黛玉刚死了母亲，奉父亲之命，投奔外婆家，第一 次与贾府众多的人物见面，作者以石头作为全知叙述人从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在此基础 上，又精心穿插了几组人物的限知叙述，用他们之间的相互观察来刻划人物。贾母、迎 春、探春、惜春三姐妹、王夫人、王熙凤、贾宝玉，这些人物都是通过第一次来到贾府 的林黛玉的眼睛和独特的心理感受来写的。而林黛玉的形象，则又通过贾府众人的眼睛 和心理感受来写。其中林黛玉与王熙凤，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的相互观察感受尤为精细 ，是《红楼梦》中出色的篇章。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环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 “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懵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 着，忽见丫环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玉紫金冠，齐眉勒 着二龙抢珠金抹额；……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 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

这是黛玉眼中的贾宝玉，接下去写贾宝玉眼中的林黛玉：

贾母因笑道：“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姐 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人各别：两弯似蹙 非蹙　烟眉，……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总之，这一回，叙述人和叙述视角在黛玉与众人之间频繁地转移：写黛玉，叙述视角散 见于众人；写众人，叙述视角又集中于黛玉。概括地说，就是：一人看众人，写出了众 人，也写出了一个；众人看一人，写出了一人，也写出了众人。全知叙述人的全知叙述 视角与参与叙述人的限知视角之间的转换，使几对参与叙述人的视线就象数对抛物体， 相互交叉，两两对立，构成了一种叙述的立体网状结构，写得有声有色，精妙绝伦。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是曹雪芹运用全知视角溶入参预叙述人的限知视角进行叙述，在艺 术上很成功的一个例子。试想一个生活无继，求人告贷的农村老妪，突然走进与她的生 活有着霄壤之别的富贵人家贾府，在这个陌生的世界，她看到了什么，她经历了什么， 她有着什么样遭遇和感受。曹雪芹运用石头全知视角溶入刘姥姥参预叙述人的限知视角 进行叙述，既把握了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事件的整个过程，又同时细致地把刘姥姥独特的 观察、经历、遭遇、感受直接传达出来。我们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细节为例：当刘姥姥 被引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犹如在云端里一般。满屋中之物 却耀眼争光，使人头悬目眩……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 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枰砣般一物，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 “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 倒唬的一展眼。

参与叙述限知视角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这个视角观察下的小说世界，是经过叙述者 眼光过滤过的世界，因而常常能使读者获得更为强烈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感受。刘姥姥三 进大观园，写的就是经过刘姥姥眼光过滤过的大观园。通过刘姥姥惊奇的眼光，我们会 领悟和体验到，贾府的贵族世界与刘姥姥生活的那个世界是根本不同的，有霄壤之别。 就是上面这样一小段文字，我们也能得到这样的感受。这是什么爱物儿？今天我们都知 道这是装在柱子上的挂钟。但在那个时代，只有富贵人家才有这样的计时工具，刘姥姥 自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作者也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而是运用 刘姥姥参预叙述者的限知眼光，把咯当咯当的响声比作打箩柜筛面一般，把钟比匣子， 把钟罢比作秤砣，这样，读者就不是直接了解到，而是通过刘姥姥的比喻才猜到刘姥姥 所指的“爱物儿”，就是挂种。刘姥姥把钟比作箩柜，匣子，秤砣，都是农家常见之物 ，这是刘姥姥所了解、拥有的领域，而挂钟表示出的那个世界，是刘姥姥限知视角无法 了解的接近的，被钟声唬了一展眼的刘姥姥，最终也没有弄清楚这是个什么爱物儿。

第二十二回有一段文字记元妃省亲后，令夏太监传谕众姐妹和贾宝玉进大观园居住，此 事别人听了犹可，唯贾宝玉喜得无可无不可。正在此时，丫环来说：“老爷叫宝玉。” 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摆了兴，挨门进去。此处有从贾政参与人的视角的写贾宝 玉的一段文字：

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飘逸，秀色夺人；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荒疏 ；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珍，自己的胡须将已 苍白：因这几件上，把素日嫌恶处分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半响说道：“娘娘吩咐说 ，你日日外头嬉游，渐次疏懒，如今叫禁管，同你姐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 学习，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

贾政和贾宝玉冲突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内容，贾政平日对贾宝玉采取极端的严厉态 度。此一段如果说作者运用贾政参与视角写出他眼中的另一个贾宝玉，还不如说写出了 另一个贾政，或者说写出了贾政的另一面。他看到贾宝玉神新飘逸，秀色夺人，改变了 平日嫌恶之心，这种内心的表露夹杂着失去前子的伤痛和人生易逝的感慨，用参与叙述 的视角直接表露出来，显得真切感人。

第三十回“龄官划蔷痴及局外”动人情节是以宝玉为参与叙述人的视角展示出来的。写 的是宝玉在王夫人处因金钏儿事讨了没趣，进大观园来，刚到了蔷薇花架下，只听有人 哽噎之声，隔着篱笆洞儿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儿蹲在花下，手里拿着绾头的簪子在地下 抠土。此情此景在贾宝玉眼中女孩儿的模样竟大有林黛玉之态。

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数一数，十八笔。自己又在手 心里用指头按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一个蔷薇花 的“蔷”字。宝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 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至恐忘，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底下再写什么。”一面 想，一面又看，……

参与叙述人总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是作品中某个事件的参与者。比较全知的叙述人， 参与叙述人与作者、与叙述对象、与读者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其与作家关系来看， 他从事实到形式已经明显从作者分离出来，获得了存在于作家之外的独立地位，因此前 面所引的“看”和“想”，都是人物去“看”和“想”，而不是作家去“看”和“想” 。因此，这种叙述视角的运用有一个严格限制，就是叙述者只能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参与叙述者可以叙述自己的心理活动，但自己以外人物的心理活动就不是他所知道的， 他只能加以推测和猜想。在这里，划蔷的意义无论对宝玉还是对读者都是不了解的，这 个谜底要到了第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字”里宝玉和读者才明白：龄官对贾蔷的痴 情。而此时贾宝玉对龄官心理活动也只是一种推测：“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 的大心事，才这样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看他的模样儿这般 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分些出来。”在这里，一方面，参与限知视 角的运用不仅使我们通过贾宝玉的眼看到了龄官的行动，而且也是贾宝玉作为参与叙述 人的性格思想感情的一种展露。只有贾宝玉才有这样的行为和想法，所以他去观察叙述 对象时，同时也完成了作为叙述人自身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由于参与叙述人不同于 在故事之外之上的全知叙述人，叙述人与读者的距离也缩短了，读者通过参与叙述人看 到的世界，是打上了叙述者个性和感情烙印的世界，更显真切动人。一般说，参与叙述 视角这样的审美效果是单纯全知视角难以达到的。

应该指出，关于《红楼梦》参与叙述人限知视角的运用，前人已有所见，只是没有进行 系统和自觉的研究。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劳国府元宵开夜宴”一回，戚序 本脂评就已经指出祭宗祠一事是作者运用宝琴参与叙述人视角来叙述的：“乃作者偏就 宝琴眼中款款叙来，首叙院宇匾对，次叙抱厦匾对，后叙正堂匾对，字字古艳。槛以外 槛以内是男女分界线，仪门以外仪门以内是主仆分界线，献帛献爵择其人，应昭应穆促 其讳，是一篇绝大典制文字。”这是很有见地的。象宗祠以及祭宗祠一类事，贾府众人 都已非常熟悉了，如用全知视角也易显得板滞，用新来乍到的薜宝琴的视角来叙述就显 得新鲜别致。此点三家评本有更具体分析，介绍如下：

正文：且说宝琴是初次进贾祠观看，一面细细留神，打量这宗祠…… 注：书中荒唐，无过此处，而看官每每忽之，作者枉示以隙矣。夫祭宗祠何事也？而姻 戚之女同往观必无是理。则此一段大文，悉入宝琴作用，尚可疑呼？ 正文：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 注：此“只见”仍是宝琴只见。奇情瓷肆。 正文：……鸦雀无闻，只听铿锵丁当，金铃玉佩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屐飒沓之响。 注：整齐严肃,笔有馀闲,‘只听’跟‘只见’来也,是宝琴。[5]

无论戚本脂批和三家注批语，都发现了此段文字是从宝琴所“听”所“见”的视角叙述 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他们特别是三家注并非真正认识视角运用的审美意义，三 家注反而责备作家，以为像祭宗祠这样大的典礼，一姻戚之女同去观看，必无是理。这 不是从审美观点和小说叙事的观点，而是用单纯的事实去衡量作家的艺术创造。

总之，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人和叙述视角的灵活的转换和移动，这种以 全知视角为主，巧妙地溶入参与叙述人的限知视角的叙述方法，有效地发挥了这两种视 角艺术上的长处，它们各自的不足之处也由于这两种视角的巧妙的运用，得到了弥补， 使作品更具丰富的审美色调，共同完成了对对象的叙述。这是曹雪芹在小说叙事艺术的 一个重大的创造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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